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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与时俱进求真理　 守正出新开路人

周庆元

吴稷曾老师的大作《我说语文教育》问世, 这是语文教育界的一大盛事, 可
喜可贺!

吴稷曾先生是名闻遐迩、 蜚声省内外的基础教育语文教育家和语文教育改革
家。 他的这部专著记载了其语文教育教学的辉煌业绩, 展示出语文教育改革的丰
硕成果, 闪烁着语文教育思想的智慧光芒。

先说他语文教育教学的辉煌业绩。 吴稷曾先生出身于长沙的书香门第, 家学
渊源, 自幼聪颖, 好学上进, 初中毕业后因为家贫辍学, 在家务农。 年仅 15 岁
就经他的小学老师介绍而从教小学语文。 尔后进入历史悠久、 全国著名的长沙市
一中, 先教初中语文, 再教高中语文, 长期担任语文教研组长。 1997 年至 2006
年出任长沙市一中创办的湘一中学校长。 在职从事语文教学 55 年, 吴老师的课
堂教学水平与教学艺术可谓炉火纯青, 有口皆碑。 他在长期的反复实践与不断总
结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与教学风格。 其教学特点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求
新, 教学设计新颖; 求活, 课堂气氛活跃; 求实, 教学内容扎实。 作为一所全省
名列前茅的中学名校的语文名师, 他不仅经常在校内上公开课与研究课, 而且经
常应邀到师范院校和全国各地讲习班讲学和上示范课, 并且经常代表湖南省参加
全国的语文课堂教学竞赛, 总是受到一致好评, 每每载誉归来。 1986 年我国语
文教学法学科泰斗叶苍岑先生来湘讲学, 特地看了他的课, 高度评价他“设计精
巧, 诱导得法, 课上得很活, 很完整”。 由于教学业绩突出, 吴稷曾同志多次被
评为长沙市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 1987 年 12 月被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1991年 4月被评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1992 年 9 月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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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9月被中国教育学会评为全国优秀语文教师; 他历任长沙市中语会副理事
长、 湖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 全国中语会理事、 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湖
南省中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 多次担任中学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评委; 多年被
原湖南教育学院、 娄底师专聘为客座教授。

再说他语文教育改革的丰硕成果。 吴先生既能教, 又能研。 课堂教学上既是
教学能手, 又是教学多面手, 阅读教得好, 写作教得好, 口语交际也教得好, 这
是众口一词、 毋庸置疑的了。 而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上同样如此。 他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勇于探索, 与时俱进, 以呼应时代潮流的教学理念和颇具教学特色的
教学实践, 通过抓好语文教研组建设推动学校语文教学改革, 带动全省语文教学
改革, 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早在 1980 年下期, 在省教育厅的直接领导下,
他率先在初中的一个班进行教改实验, 探索作文训练的序列和读写结合的途径。
三年实验, 成绩显著, 与另一位老师自编初中 6 册语文教材, 并与省学会一道,
主持编写全省第一套作文实验教材, 1987 年出版, 填补了我省作文教材的空白。
1989年又出版第二套作文教材。 两套教材都吸收了他作文教改的成果, 体现了
融知识训练、 能力训练和思维训练于一体的特点。 接着又在这个成建制升入高中
的班级进行第二轮教学改革实验, 侧重阅读教学改革, 开展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实验效果很好。 他结合教学实践, 撰写论文《发展求异思维, 培养创造型的一代
新人》, 1985年被评为全国中语会优秀论文第一名, 并代表全国中语会参加中国
教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吴老师倾情教研教改, 笔耕不辍, 先后撰写论文
60多篇, 独著或合著教师用书 20多种, 公开发表的文字达 500 多万字。 其中许
多论文先后收入吕叔湘、 张志公、 刘国正等主编的《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
《中学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育思想精粹》等专辑, 有的还获得湖南省首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他本人则被编入《当代湘籍著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
我们说吴稷曾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 而且是一位语文教育改革家, 这
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最后说说他语文教育思想的智慧光芒。 毋庸赘述, 吴稷曾老师不是一个埋头
拉车、 有术无学的平庸教书匠, 而是一位思想前卫、 目光敏锐、 抬头看路、 视野
开阔的语文教育家。 他的语文教育观是丰富而系统的, 用他自己的归纳, 包括这
样 5个方面: 一是专注于学语言, 二是着眼于能力和习惯, 三是全在一个“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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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四是点燃创造的火光, 五是练就一支生花之笔。 这 5 个方面, 覆盖了语文的
学科性质与教学任务、 语文教育的教学目的与终极目标、 语文教育的原则与策
略, 语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语文教育的重点难点与途径方法等领域, 从宏观上
看, 这种表述比较系统全面、 简明扼要、 粗线条地构建了语文教育观的科学框
架。 这种吴氏语文教育观别具一格, 科学实在, 上架天线, 下接地气, 散发着学
校与课堂的“泥土气息”, 这是安坐象牙塔的理论家们所无法企及的。 吴老师语
文教育思想的具体应用反映在教学与研究的选题上。 综观全书, 除了语文教学的
常规研究之外, 吴老师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语文学科性质、 语文学习习惯、 语文自
学能力、 语文创造性思维以及学习中华诗词提高人文素质等, 其中语文创造性思
维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问题还反复研究多次, 形成一个科研系列, 取得系列性成
果。 关注这样一些带有全局性、 前瞻性、 战略性、 前沿性的重大课题, 进一步说
明吴先生语文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吴老师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人, 他既
仰望星空, 又脚踏实地, 本书的许多文章, 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切实的应用性,
比如《培养自学能力, 谋求主动发展》一文提出的提示、 认读、 质疑、 讨论、 精
讲、 练习与参读等 7个环节的自学程序, 掌握词语、 辨明文体、 剖析章法、 理清
思路、 提出问题、 探究难点、 把握要旨、 评判优劣、 比较异同与积累语言等的
10种自学方法, 以及培养阅读、 翻查、 批注、 积累、 思考、 做笔记等 6 类学习
习惯, 就是比较经典的教学规则与要领, 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与操作性, 至今都具
有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

据说出版界的领导建议吴老师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教学经验与学术心得整理

一下、 结集出版时, 吴老师还担心内容过时, 于心不安。 其实, 这种担心完全是
多余的。 吴稷曾先生语文教育的教学、 改革与研究, 大多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时
期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 这一切, 既是紧贴时代脉搏, 与时俱进的, 又是坚
持语文教育本真, 守正出新的。 他们那一代名师的理论与实践是非常经典的, 既
是当时的典范, 也是今后的财富。 当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已然进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但是, 我国过往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紧密衔接, 一脉相承, 不可分割。 新时期打基础, 新时代求发展; 新时
代由新时期积累丰富而来, 新时期向新时代开拓发展而去; 历史绝对不容割断,
只能在继承中发展, 在开拓中前进。 可以说, 吴稷曾先生他们这一代名师是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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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进追求真理的改革家, 也是守正出新的开路人。 因此, 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所取得的真理性成果, 从本质上讲, 是永不过时的。

那么, 吴稷曾同志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丰富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建树? 一代名
师是怎样炼成的呢? 吴老师是一个实诚人, 他的事业的成功, 也不外乎这样三个
“实”:

其一, 情感朴实。 吴老师之所以取得语文教育事业上的成就, 首先基于对语
文事业、 对学生和同行的朴实的情感。 吴老师 15 岁入职, 从此就与语文教学结
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 我对语文教学是懵懂的……我凭着对语文的热爱, 凭着
青年的热情, 在教学实践中, 边学习, 边探索, 跌跌撞撞地前进。”他爱学生, 钟
情于语文教育, 认为跟学生一起学语文是一种享受, 充满乐趣。 他写的《给孩子
们上课》的诗激情洋溢地表达了这种情感: “携书轻步上黉庭, 幽苑青葱喜气盈。
嫩臂飞扬千树玉, 明眸扑闪一天星。 新莺啼翠飘天籁, 香蕊摇红笑落英。 放叶抽
枝蓬勃长, 杏坛春雨润无声。”不仅对学生, 对年轻教师, 也是倍加关心呵护, 奖
掖提携有加, 长沙市一中, 像黄耀红等一大批经过他选拔、 点拨、 帮助与培养的
青年教师, 一个个脱颖而出, 迅速成长起来。 爱因斯坦说得好: “热爱是最好的
老师, 甚至超过责任感。”由此也看出, 热爱语文的朴实情感, 是成就吴稷曾语文
教育事业的力量源泉。

其二, 基础厚实。 吴老师的初始学历, 跟钱梦龙先生一样, 只有初中毕业。
当然, 由于家学渊源, 幼年起步, 他的国学底子相当扎实。 参加工作以后, 他又
凭自己的教中学, 学中教, 边教边学, 边学边教, 在教学中与学生一起成长。 特
别是从 1958年到 1962年参加湖南师院的函授学习, 系统学习了语文知识; 同时
在课余刻苦自学, 发愤读书, 读名著, 读诗词, 读古文, 读历史, 读政治, 从多
方面吸收营养, 求得自身的发展。 通过多年艰苦努力, 夯实了语文知识与能力的
基础。 这种长期积累起来的厚实基础, 就是吴稷曾建造语文教育大厦的事业
基石。

其三, 工作扎实。 吴老师做人很诚实, 做事很扎实。 他自己说, 几十年来,
“我对语文教育抱有一颗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 用在工作上, 就是埋头苦
干, 拼命硬干, 创造性地巧干。 他的常规教学任务本就不轻, 而他长期担任一所
三湘名校的语文教研组长, 担子也有点重。 而且, 除了课内外教学, 他还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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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研教改任务, 讲那么多学, 做那样多课题, 写那一些论文, 出那一堆书, 都
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 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时间和精力总是一个常数。 吴
老师也非三头六臂, 他是如何应对的? 欣逢改革开放的春天, 喷发长期蕴含的激
情, 勇立语文教改的潮头, 不负时代的使命。 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挤和钻, 俯
下身子, 撸起袖子, 革命加拼命, 拼命干革命。 扎实工作, 高效工作, 就是吴稷
曾开创语文教育业绩的根本保证。

《我说语文教育》的出版是吴稷曾先生几十年用忠诚与操守、 辛劳与汗水打
造的语文教育事业的一座丰碑。 我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并祝年逾八旬的老先生
健康长寿, 学术生命长青!

赞曰:
教苑耕耘五五春, 滋兰树蕙育奇珍。 与时俱进求真理, 守正出新开路人。

2018年春节写于湖南师范大学学堂坡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名
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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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先生之风

黄耀红

国字脸, 戴眼镜, 目光温和, 举止儒雅。
那就是吴稷曾先生。 与他的初次相见, 在师专教学楼前的梧桐树下。
那时, 他五十出头, 如日中天, 乃传说中的百年名校长沙市一中语文教研组

长, 蜚声全国的语文名师。
快三十年了, 当年先生来考察的那个二十一岁的青年, 如今鬓已星星也。 每

当回想起那个丁香花开的上午, 便觉时光如一条曲曲折折的江南雨巷。
不早, 也不晚, 先生正好出现在我青春的拐角处。

(一)
一九八九年, 我从益阳师专毕业, 分配至长沙市一中。 诚如老校长马清泽先

生所言, 这里是一片大森林。 我以一介专科生侧身其间, 除了感恩, 亦多有
卑怯。

一直记得开学不久后的那节公开课。
上课铃一响, 一拨人齐刷刷坐到了教室后排。 吴老师坐在角落, 镜片上的反

光, 忽闪忽闪。
“一屠晚归, 担中肉尽……”
我的声音仿佛飘进虚空, 哒哒哒的板书声清晰可闻。 安静一寸一寸加深, 空

气亦渐渐变得沉闷。 我的背上, 微微冒汗。
终于下课了。 孩子们如释重负, 哄然如鸟散。 吴老师候在办公室, 像座弥

勒。 他翻开听课笔记, 对其他两位新教师的课, 分别作了点评, 却没有说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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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傻呵呵地暗自庆幸, 以为是逃过“一劫”。
正想逃之夭夭, 吴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 今晚你来办公室, 好吧? 我再来

听听。
就在那栋老式办公楼里, 墙上挂一块小黑板。 我讲, 吴老师听。 听过一小

段, 他摘下眼镜, 叫了声暂停。
小黄, 文字都是有气息的。 你看这里, 孤身一人的屠夫, 置身荒郊野岭, 又

逢暮色苍茫, 两只狼步步紧逼, 穷追不舍。 这样的氛围, 我们是不是感到其中的
紧张一层胜过一层? 叶圣陶先生说, “入境始与亲”。 你今天的课, 拘泥于解词
析句, 学生没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

豁然开了天窗, 羞愧却到了耳根。 想起白日的教学, 那哪里是两只“狼”的
步步为营呢, 分明是一只“羊”的慢条斯理。

就这样讲讲评评, 直至夜深花睡。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晚风中的香樟树沙沙
作响, 明月照着一长一短的两个身影。

吴老师成了我的“师傅”。 可他并不像“师傅”, 对于一堂课, 他从不说该怎
么上, 往往只在关键处启发几句。

大概是一年之后吧。 有一堂全市青年语文教师赛课, 教学篇目取自课外读
本, 题为《绿叶》。 试教时, 学生提出一个极好的问题, 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可是, 我只想着教案里的流程, 并没有太在意那个精彩的生成。 那天课后, 从没
有见吴老师那么急急忙忙找我: “嗨, 刚才那么好的一个问题, 你怎么不‘就着
学生来呀?’。 吴老师身材高大, 又微胖, 他忽而站起来, 像顺水推舟一样。

“就着来”是长沙方言表达, 意即课堂里要因势利导, 不囿于文本与预设,
敏锐地感知学生的思维方向。

多年之后, 我一直记得吴老师当年的那个手势, 仿佛那下面有一条奔涌
的江。

吴老师对课文总有独到发现, 却从不要我照着他的观点与方法来。 有一次,
我上公开课《枣核》。 听过试教之后, 他意外地和我拉起了家常。 他说, 年岁越
大, 就越想回老家看看。 和我一样, 他老家也在长沙县。 那里有座影珠山, 他常
常想念那里的老屋, 小路, 溪流与秋天的银杏。 一个人的乡愁, 往往在一些细节
里, 在寻常的物事中。 像课文《枣核》, 这里写到庙会啊, 杨柳啊, 明月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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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海外华人心里, 那都是最具中国文化内涵的意象咧。 所以, 你的教学, 得在
品味言外之意上下功夫。

吴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抹斜阳正打在他脸上。 那一刻, 我仿佛听见萧乾
的内心在文字里有了回声。 我忽而懂了, 这就是由“文心”看见“人心”, 就是文
学阅读中的“明心见性”。

多年后, 我师从周庆元先生读博士, 研究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 吴老师的
话语常常在那些清寒的夜色里醒来。

(二)
我进一中的时候, 吴老师在湖南乃至全国中语界, 早已遐迩闻名。 常有各地

语文同仁慕名, 不远千里而来。 我因入室弟子之便, 近水楼台先得月。
听吴老师的课, 严谨中有开放, 变化中见自由。 在他的课堂里, 爱如春风化

雨, 思如清溪出涧, 境若百川归海, 仿佛苏轼为文, “行于当所行, 止于不可不
止”。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 听吴老师上朱自清的《绿》。 那天, 吴老师还特
意系了一条浅色领带。 他站在讲台上, 亲切, 儒雅, 亦如惠风和畅, 再加之目光
顾盼, 板书灵秀, 话语温和, 整个课堂仿佛都泛出油油的生命绿意。

吴老师上课, 始于学生质疑。 讲台下伏着的男生女生, 因为他的循循善诱,
一个个站起来, 如雨后春笋。 对这群训练有素的高中生来说, 课堂为他们而存
在。 他们以疑问面对文本, 以思想叩问思想, 以发现表达主见。

每一个声音里都响着自信, 而每一种见地都溅起回音。 整个课堂, 没有看见
一丝卑怯的躲闪、 沉默与嗫嚅。 那些十六七岁的少年, 仿佛站成了一棵棵独立的
树。 在吴老师满面春风的启发下, 树上的花朵次第开放。

“不觉眼前生意满, 东风吹水绿参差。”那就是吴老师的课堂。 他从不被教参
“画地为牢”, 更不在一己之见里“故步自封”。 他所看重的, 永远是平等对话中
的每一个鲜活生命。 他怀抱“目中有人”的朴素理念, 自觉地将语文课的重心由
“教”转向“学”。 于是, 他的课堂里没有僵化的结论, 没有肤浅的标签, 而永远
是“开窗放入大江来”, “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的阅读教学就是一片绿色的春之原野。 如切如蹉, 如琢如磨, 而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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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感, 语言与人格, 都在那里同生共长。
吴老师的课打得很开, 常常纵横驰骋, 却从不天马行空。 他的课堂始终贴近

语言的“大地”, 指向文字的“正道”。 看他的板书, 永远不乏细酌慢品的文眼字
眼, 亦不乏经典语言的细细涵泳。

疏可跑马, 而密可走针。 吴老师以其聪慧的天性和自我成长的切己体验, 得
以窥见语文学习的深深堂奥。 他的语文课既彰显现代教育的主体性思想, 又始终
立足于“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的传统根基。

吴老师的课, 返本开新, 守正出奇。 他那张方正而生动的国字脸, 亦如其精
神面相。

(三)
几十年来, 吴老师的岁月里总开着一瓣古典诗心, 流着一脉汉语雅韵。
他的文字亦如脚印, 大多印于语文教育的探索之途。 偶有遣意抒怀, 均发而

为诗。 参观田汉故居, 他想起这位国歌词作者的一生遭际, 叹道: “轻挥彩笔卷
风云, 艺苑青葱满目春。 一曲狂飙惊宇宙, 可怜难救作歌人。”读《红楼梦》, 他
想起曹雪芹先生生前的寂寞与苍凉, 咏曰: “冷粥蓬门秋夜雨, 殇儿破被灶头冰。
丹忱蘸血临霜写, 白眼凌空向俗横……”

更多的时候, 他则像徐特立先生一样, 让那些平平仄仄的格律与绝句成为他
与学生的对话方式。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 学生提醒吴老师兑现承诺, 带他们去游览岳阳
楼。 可当时的天气尚不宜春游。 吴老师便在黑板上写了一首《答同学》的小诗:
“洞庭犹是寒流涌, 绿隐花藏春到迟。 待到清明花斗艳, 登楼同读杜陵诗。”哪里
知道, 一向被吴老师鼓励要敢于质疑的学生纷纷指出此诗中的“杜陵诗”不好。
为什么呢? 岳阳楼因范仲淹的“记”而出名, 登岳阳楼自然要吟诵《岳阳楼记》。
学生并不是不喜欢杜甫, 但一千多年前那种“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忧伤, 与当下
心旷神怡的春游心境亦不相契。 第二天, 黑板上便出现了《试改吴老师的诗》:
“洞庭犹是寒流涌, 绿隐花藏不见春。 待到清明花斗艳, 登楼同读范公文。”

这只是吴老师与学生诗书唱和的一个缩影。 几十年间, 他始终站定一个终身
学习者的立场, 以读写丰盈生命, 更以一个研究者的姿态, 拥抱时代, 走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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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心。
有一年, 他应邀赴湖北给初中学生讲作文。 在那个几百人的会场, 吴老师三

言两语就找到了跟孩子沟通的“密码”。
“同学们, 你们见过我吗?”大家摇摇头。 “上完课之后, 你们认识我吗?”大

家又点点头。 “那你怎么认识我的?”“我们都记得你的样子啊。”“呵呵, 对, 我们
今天就想学习外貌描写”……

之后, 他要求每个学生都用口语给班上的某一名同学“画像”, 不道出其姓
名, 让大家 “猜猜他是谁”。 评评议议之后, 最后全班 《给新来的吴老师画
像》……

先口语, 后写作, 一切来得那么自然。 近 20 个孩子走上讲台口头作文, 猜
测的过程更是笑声不断, 高潮迭起。 创意缤纷绽放, 文字艳惊四座。 吴老师内心
清楚, 那课堂来得如此不易。 如何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他已在这
条路上兀兀穷年。

在一中的教师大会上, 我曾听过吴老师关于作文教改的分享。
在他班上, 学生面对一轮月亮、 一枚树根、 一个数字“0”, 往往会激发极广

阔的发散思维与求异联想。 那种“和而不同”的课堂文化, 那种“独立不羁”的自
由表达, 曾令我深深羡慕那些有福的学子。 后来, 我在校友文集里读到过考入北
大中文系的学生给他的长长来信。

我相信, 在无数学生的生命中, 吴老师一定是那个改变人生的“重要他人”。
问世间, 还有什么样的价值, 比影响“人”更深刻, 更长远, 更美好呢?

(四)
孕育奇迹的土壤, 往往都是生活的日常。
吴老师并没有很高的学历起点, 但一辈子“学, 然后知不足; 教, 然后知

困”。 行远必自迩, 登高必自卑。 知止而有定, 宁静以致远。 这些成就了他温润
如玉的君子之风。

长沙市一中语文组, 历来卧虎藏龙。 盛名之下, 吴老师一点都没有清高之
气, 相反, 他的好脾气亦如天生。 那么多年过去, 我从未听他说过一句重话, 也
未见他与人红过脸。 他不争名利, 不论是非, 不唱高调, 永远都那么从容,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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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 那么淡定。
一九九六年, 于中南片语文年会上, 我代表湖南执教公开课。 吴老师带我前

往海南。 当时, 我上的是《寓言二则》。 最后一个环节有我的一个创意, 即让学
生欣赏两幅画之后创作一则寓言故事。 画很简单, 都是班上学生的作品, 一为
《帆与船》, 一为《大树与小草》。

那天, 我的课安排在下午第一节。 没想到, 就在我们由宾馆去会场的路上,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时, 那画被人偷走了。 当时, 两幅卷起来的画作, 插在吴老
师的背包里。 或许是吴老师的文质彬彬误导了小偷吧, 他以为那是什么值钱的名
画。 眼看着就要上课了, 教具却不翼而飞。 吴老师急得来回寻找, 却无功而返。
我一时情急, 竟也怼了吴老师一句。 他却像没听到似的, 一个劲安慰我。 进到会
场, 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小黑板, 气喘吁吁地搬到我面前, 嘱我赶紧用粉笔画
来代替。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海南之行, 公开课的记忆已然模糊, 吴老师的君子修为却
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他的沉稳和淡定轻轻化解了那场“意外”, 我的课给与会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这堂课, 时任海南师院文学院院长文达三先生特地找到
我, 真诚地表达了他欲引我至高校的殷殷美意。

(五)
每个人, 都是时间的孩子。
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 吴老师由一个偏居乡野的小学教师成长为全国著名特

级教师, 成长为新时期中学语文教育的标志性人物。 他守望的是“苔花如米”的
青春少年, 书写的却是“牡丹花开”的生命传奇。

他, 是我心中真正的先生。
历史的风雨来了, 他以沉默和隐忍表达着理性; 时代的机遇来了, 他又以责

任与使命拥抱着青春。
在漫长的岁月里, 他不跟风潮, 不骛虚名, 始终以一方书桌、 三尺讲台安顿

人生。 从自编教材到课堂建模, 从阅读课堂到作文教学, 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
养, 先生始终结善缘, 交同道, 特立而独行。

一直很喜欢先生名字里的那个“稷”字, 稷麦青青地, 社稷苍生福。 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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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稼穑、 与耕耘、 与内心虔敬相关联的神圣意象。
吾师吴稷曾先生, 一辈子怀着对土地与五谷的敬重, 日将月就, 春种秋收。

而今, 先生年逾八旬, 将一辈子在语文教育上的探索、 思考与成就, 结为一集。
面对如此丰厚的岁月馈赠, 学生实在不敢妄评一字, 相信读者诸君自能开卷晤
对, 会心不远。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半个多世纪时光荏苒, 吴老师是在守望校园的青翠与饱满, 何尝又不是在拥

抱社稷的春天和远方?

(作者系湖南教育报刊集团编审, 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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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的语文教育观

我从小就喜欢语文, 这要感谢我的祖父。 祖父是长沙县名老中医, 不仅医术
精湛, 而且有较深的国学底子。 吟诗作对, 擅长书法。 从五岁起, 祖父就把我关
在家里读古书, 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论语》《孟子》《古文笔法百
篇》等。 直到八岁才让我进学校读书。 这时家庭经历了大的变故, 父亲于 1945 年
遭日寇枪杀。 而母亲重病, 祖父母年老, 弟妹年幼, 家庭生活十分艰难。 初中毕
业以后, 我考上了长沙市一中和广益中学, 因为家庭无法供给我上学, 就失学在
家耕田。 1952年 7月, 经我的小学老师介绍, 到附近一所小学教语文, 从此我就
与语文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 我对语文教学是懵懂的, 语文是什么, 教什
么, 怎样教, 我是一无所知。 我凭着对语文的热爱, 凭着青年的热情, 在教学实
践中, 边学习, 边探索, 跌跌撞撞地前进。 那时使用的是从老教师那儿学来的传
统教学方法, “先生讲, 学生听”, 大多是串讲, 抄词语解释、 段落大意、 中心
思想、 写作特点等。 1953年 5月, 叶苍岑教授在北师大主持了《红领巾》研究课,
苏联专家普希金进行讲评。 一时间“红领巾教学法”风靡全国, 为中国的语文教
学带来了新风。 但不久, 又落入了以讲授为主的“五段教学法”的模式。

1956年 7月, 我被调到长沙县教研室, 负责全县小学的教研工作。 那时教育
事业还不发达, 小学还有许多复式班。 长沙县丁家岭小学就是为实验复式教学而
设立的省重点。 湖南省教育厅指示, 要总结该校的教学经验, 向全省推广, 指导
复式教学。 我在此蹲点两个月, 整理了一本名为《丁家岭小学复式教学经验》,
1958年 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影响较好。 1959 年下期, 我调入中学
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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